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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吴金燕离开家乡
时，村中的大歌队还是以老
者为主。村里懂得这些的年
轻人已经越来越少，即使在
自组的侗歌队里，年轻的队
友们也有很多部分不会唱。
该怎么办？

赵晓楠说，侗歌整体的
传承相对好一些，有歌班组
织，有非遗名号，保护文化的
意识比较强，大歌里的声音
歌是没有传承危机的，类似

《蝉之歌》对外表演很多。但
是，有的危机是不为外界所
知的，“比如叙事歌，里面有
语言的问题，大伙听不懂，旋
律又平淡。”

青歌赛上不可能拿这个
参赛，媒体不重视，年轻一代

认为这个无法盈利，也就不
唱不学了。很多歌被老年人
带走了。而实际上，叙事歌
里恰恰承载了最多侗族的历
史文化。他还表示，现在大
众传媒上看到的侗歌，往往
和电视台为了收视率和收
视效果有关，经常看到的是
一批年轻的小姑娘在外面
唱，真正歌技好的老歌师往
往没有出现，那些更深刻的
叙事歌、伦理歌也就失去了
展示的舞台。人们看到的往
往是侗歌里欢乐、相对肤浅
的情歌和声音歌。

另一个遗留问题是，侗
歌歌手们如何生存？邓敏文
说，传统的侗歌是自娱自乐，
不盈利的。带着歌手们走出

去，是一个办法，让侗歌跟着
侗人走进城里，一起发展。
但是如何在商业和原生态中
保持平衡，这是另一个考验。

歌队里的吴良佳只有
20 出头，但是表演经验也很
丰富，他们曾经接下过几次
政府或民间团体的演出，路
上颠沛流离，有时唱十几个
小时，一天平摊下来只有一
百元不到。这次愚公移山
的演出，他们每人分到了
500 块，都很高兴。但歌队
命运未卜，没有资金赞助，
只能靠自己打工，他们也许
会散落到咖啡馆和酒吧做
服务员。他们和侗族大歌的
命运，会怎样呢？

这还是个未知的难题。

3 月 9 日，北京“愚公
移山”酒吧，演出在即。场
内的小试衣间里，已传来
婉转的歌声和环佩叮当，
年龄从 18 岁到 28 岁不等
的 8 个侗族年轻人衣饰齐
备。排练到了尾声，他们
并不紧张，唱着流行歌笑
成一团。

只有领队吴金燕流露
出几分心事，这几日她都
睡不好，刚从无暖气的地
下室搬出来，除了好嗓子
之外一无所有。之前，是
族人吴虹飞发动捐助了几
千元，又找了临时住处，才
得以安心排练。她不仅要
担任领唱，关心今晚的演
出，更要为日后如何维持
歌队的生计而担忧。

不过，今夜“侗族大歌
队”的演出效果显而易见。
带着村寨歌班传统的农民
歌队重现了2500年前传下
的《古越人歌》。他们带来
民间天然形成的复调式多
声部合唱，有《大山之歌》

《蝉之歌》等经典大歌，有琵
琶歌《行歌坐夜》，甚至包括
侗戏《珠郎娘美》的唱段，声
音纯净，银饰闪亮，来自贵
州黎平县的八位男女侗族
歌手赢得满堂彩。

“简直是天籁。”一位
观众喃喃道。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
晓楠最早做侗族音乐研究

时，是十几年前。
他为这个能歌善舞的

民族天然具有的多声思维
所震撼，从广西，到湖南、贵
州，侗族所在处，就有大歌。

模 仿 自 然 声 音 的 大
歌，蝉鸣鸟叫，惟肖惟妙；
鼓楼对歌里的男女谈情唱
爱，唱尽了男耕女织的与
世无争；还有苍凉平缓却
鲜有人懂的叙事大歌和伦
理大歌。侗族有语言却无
文字，所以一段段民族历
史都靠口口相传，多为老
者单人领唱，众人低音衬
和。依赖老歌师丰富的表
情和记忆力。“饭养身，歌养
心”，侗歌歌唱团结、善良、
勤劳，因此，侗族有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的好传统。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
们的歌班，是侗族精神文
化和制度文化的体现。”赵
晓楠说。侗族大歌队至少
3 人，多则十几人，一般采
用梯队式结构，最小的五
六岁，最大的 20 多岁。如
果有成员因为婚嫁要退出
歌班，就要找比自己年纪
小的人来替补。一代又一
代，严格遵守。

来 自 岩 洞 村 的 吴 金
燕，母亲和奶奶都是歌师，
从小嗓子好，跟着歌师学
侗歌，上小学后一度中断，
后来进了民族中学，学校
也开始恢复教侗歌了，她

因为实在喜欢唱侗歌，就
又进了歌队。

和祖辈父辈一样，吴
金燕和伙伴们被带到岩洞
村的鼓楼里，按性别分成
男班和女班，按年龄划分
为大班、中班、小班。按声
音分成高声部和低声部，
由寨子里的老歌师严格训
练。但凡有远客到来和重
大节日，大歌队就集结在
象征着集体团结的鼓楼
里，穿上自己家里染的蓝
黑色侗服，仪容整齐唱大
歌。这里基本村村有歌
队，常有外来歌队来对歌，
劳作完的村民还没来得及
洗净腿上的泥，这里欢乐
的侗歌已经唱上了。

侗族人尊重歌师，歌
懂得越多，越有文化，同样，
歌队的领唱也会被另眼相
看。吴金燕和1990年出生
的吴良佳，1994年出生的吴
成兰，就是这样成为朋友
的，他们都是歌队的领唱。

今年，吴金燕组了“侗
族大歌队”——五个同乡，
一个在北京打工的湖南姑
娘，加上两个分别来自广
西和湖南的中央民族大学
的学生。她第三次来北京
时，已是一个有过不少演
出经验的成熟歌手，编排
了曲目，并按照人数限制，
为 3 月的 6 场演出安排了
男女混声大歌表演。

吴金燕 2004 年中学毕
业离开了岩洞村，去沿海打
了一年工，又来北京参加青
歌赛。那时，大山里的家乡
依然贫困，侗族大歌旅游线
路也没有开发。妈妈还在种
地，爸爸也出去打工了。

她隐约记得，歌队里 20
几岁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
工了，只剩下孩子、40 多岁
的妇女和老者在继续唱大
歌。“虽然身为鼓楼歌队成
员，但因为很多侗歌是古侗
语，我当时都不懂意思，村里
会唱叙事歌和伦理歌的老歌
师也不多。”

赵 晓 楠 说 ，变 化 早 已
经悄悄发生在侗寨，近二
三十年来，因为传统自然
农村经济被破坏，商品经
济形成，侗族的歌班传承
组织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传统农耕文明中的侗族
人没有歌不能生存”他说，

但如今，侗族人投入城市，
脱离土地，渐渐地，生活和
歌开始脱离，大歌的实用
和社会功能弱化，只剩下
纯粹的审美和娱乐功能，

“ 这 不 足 以 支 撑 它 的 传
承”。更大的一次危机来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侗
歌一度濒危，忙于政治运
动，无人唱侗歌。即使到
了八九十年代，“因为侗歌
里相当多都是男女情爱内
容，所以小学教育一度非
常抵制侗歌。”他说。

上世纪 90 年代后，经过
了社科院侗族学者邓敏文
等人的多年调研和号召，黎
平县意识到了侗歌对于侗
族文化传承的意义。于是，
开始了一系列挽救侗族大
歌的措施。

首先针对后继无人，侗
族大歌进校园，从幼儿园到
中学都有教学安排。其次，

鼓励村寨自组歌队，重大节
日进行歌赛，动员老歌师和
老歌队，政府给一定奖励。
吴金燕和她的伙伴们，也在
这一时期重新与大歌结缘。

为了开展文化经济，黔
东南专门开辟了侗族大歌旅
游线路，一条线路就经过岩
洞村，黎平飞机场和高速公
路也建了起来。邓敏文曾亲
见万人唱大歌迎接机场考察
组的场景，后者被感动了。
侗歌也就是从这里前往外面
的世界，去贵阳，去北京，去
纽约……

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审批通过贵州侗族大
歌为人类非物质文化保护遗
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
无疑是一个招商引资的福
音。尽管侗歌的魅力已经

“走出大山，影响海外”，但是
对于侗族人来说，很多问题
仍没有解决。

习俗传统 难忘侗族大歌

旧的举措 抢救侗族大歌

新的问题 侗歌怎么办？

“愚公移山”酒吧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大歌——侗语称“嘎老”，“嘎”就是歌，“老”具有宏大
和古老的意思。侗族大歌以“众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
合唱为主要演唱方式。侗族大歌需要 3 人以上的歌班
(队)才能演唱，参加演唱的人越多，效果越好。多声部、
无指挥、无伴奏是其主要特点。模拟鸟叫虫鸣、高山流水
等自然之音，是大歌编创的一大特色。它的主要内容是
歌唱自然、劳动、爱情以及人间友谊。2005年入选国家级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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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来自贵州黎平县的侗族大歌队，在同乡——摇滚歌手吴虹
飞的邀请下，在北京的酒吧、剧场等地将进行6场演出。在年轻人的
娱乐场所，聆听远方的原生态歌舞，对京城的时尚青年们来说是一件
新鲜事情。从3月9日的第一场开始，现场便吸引了各路媒体及学
者。侗族大歌团队成员们的命运，以及侗族大歌的生存及保护，也由
此引发了思考。

侗族大歌：原生态挺进城市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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